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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局大楼被喷成“冰雕”，

不能怪雾炮车太厉害，而是

地方有关部门的造假冲动实

在太强烈了。

扶贫进入了最艰难的攻坚阶段。不仅要

在几年内实现 7000 万人摆脱贫困这一宏伟

目标，更重要的是让贫困不再发生、不再重

复。在农村地区，后一个目标特别有赖于教

育功能发挥关键作用。俗话说，“扶贫先扶

志”，只有通过良好的教育，才能赋予“贫二

代”更完善的知识储备，更加独立自主昂扬上

进的意志品质，从而阻断贫困的“代际传承”，

真正脱离贫困。

昨天，在一年一度的“马云乡村教师奖”

颁奖之前，马云召集80位企业家举行午餐会，

认真探讨一件关于教育脱贫的事情——在中

国贫困乡村进一步推动并校计划，同时让那里

的孩子们能够读上条件完善的寄宿制学校。

马云观察到，农村教育的一个大问题是：

“一些特别贫困的地区，小学空在那儿，只有

十几个学生，一两个老师，教五六个年级”。

不仅如此，离家远也成为农村教育不可忽视

的现状。“冰花男孩”王福满只是偶然间成为

网红，而比他离学校更远、路途更艰苦的乡村

孩子，又何止百万？根据《农村寄宿制学校学

生发展报告》（2016）显示，农村小学生平均单

程上学距离为5.4公里，而农村初中生平均单

程上学距离为 17.5 公里，很多农村学生每天

上学往返要用去4-5个小时。

规模才能产生效益，集中才能实现脱

贫。要实现“教育脱贫”，一要让农村孩子享

受到城里孩子相似的教育环境和条件，不输

在起跑线上；二要让农村贫困家庭孩子脱离

原生贫困环境的影响，与现代文明无缝对

接。原子化状态的农村教育现状，无法实现

投入与效益的最大化，再多的投入也难以产

生效益，并校在所难免。

然而，并校的水准有高有低，低水准的并

校只能减少孩子们接受教育的时间成本，并

不能提升他们的受教育水平，生活也没有与

原生贫困脱离，思想上和精神上都很难摆脱

贫困的影响。只有真正实现集中、免费、食宿

全包的标准化教育，才能通过教育摆脱贫困。

所以，真正的乡村寄宿制学校，并不仅仅

是一所学校那么简单，而是一整套完整的教

育系统。要挑选出真正有水平的乡村教师，

从待遇上制度上保证其社会地位和向上的通

道；要有发达完善的校车系统，每周定期在家

门口接送孩子，不让孩子输在路上；要有周到

细致的食宿环境和服务，确保孩子身心得到

健康发展，尤其对“留守儿童”来说，失去小家

温暖的同时，社会要给他们“大家”的关怀。

应该看到的是，国家教育部一直在大力推

广并校，实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并为

之投入巨款。但无论从覆盖面受益面和实际效

果看，面对庞大而复杂的农村地区环境，发展农

村寄宿制学校，其工程的艰巨性，绝非政府一家

可以承担，而需要全社会，尤其是企业家们的介

入，才能更有效地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

马云向企业家们发出参与农村寄宿制学

校公益项目的倡议，正是为了配合政府，在农

村扶贫脱贫的关键攻坚战中出一把力，使一

把劲，也是新时代企业家社会责任的具体体

现。马云在乡村教育方面持续的投入和关注

说明，做公益不仅仅是给钱了事，而是需要长

久关注某一具体项目和领域，持续不断参与

和投入，最终促进社会的进步。

完善乡村寄宿学校，助力教育脱贫

因为雾霾天气增多，近年来国内一些地

方竞相采购价值不菲的雾炮车。雾炮车的工

作原理是喷射大量水雾，以降低空气中的污

染颗粒物。这么做究竟有没有效果另说，但

在有的地方却成了有关部门影响和伪造空气

监测数据的利器。

日前，在宁夏石嘴山市就发生了一幕让

人啼笑皆非的场景：当地环保局大楼被雾炮车

喷射大量水雾后变成一座“冰雕大楼”，大楼外

立面被厚厚冰层所覆盖，特别显眼。这背后有

什么玄机呢？原来，在环保局大楼里设有一处

国家环境监测网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于是

有网友认为雾炮车喷射环保局大楼是为了改

善环境监测数据，不料用力过猛，没有料到夜

间气温降低因素，留下了造假证据。

对于此事，石嘴山市环保局还嘴硬声称

是因为“水管坏了”，但宁夏环保厅证实，“大楼

变冰雕”确因雾炮车喷水改善监测数据，相关

责任人被严肃追究责任，处分结果已向社会公

布。至此，这起闹剧终于有了个明确的说法。

在用雾炮车篡改空气检测数据的路上，

石嘴山市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前几天，国家

环保部就通报了江西、河南两省发生的两起类

似案例。在这两起案例中，江西新余市、河南

信阳市两地的雾炮车对准空气质量监测采样

口及周边直接进行喷淋，给环境监测造成干

扰。一辆上百万元的雾炮车化身为地方有关

部门的造假利器，让人不胜唏嘘。可见，环保

局大楼被喷成“冰雕”，不能怪雾炮车太厉害，

而是地方有关部门的造假冲动实在太强烈了。

值得注意，石嘴山市的环境监测仪器直接

设在环保局大楼里，这样做哪怕不违规，也难逃

瓜田李下之嫌。从各地暴露出来的事例来看，

环境监测点的选址，简直是一门学问。有些地

方把监测点设立在环境优美的公园，还有些地

方干脆设在自来水厂，究竟用意为何？由此可

见，要确保监测数据真实可信，首先要规范监测

点的设立，使其不受有关部门的主观意志影响。

更要看到一点，地方环保部门往往也是

环境监测数据造假的当事人，这是一个尴尬

的现实。原本地方环保部门是国家法规和政

策的执行者，但在这些案例中，执法者、落实

人首当其冲成为违法违规者。国家环保部门

的三申五令，在地方意志面前变得如此脆弱，

这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石嘴山市环保部门

在自治区环保厅已对其进行处分的情况下，

还不肯承认事实，这又是为何？无疑，这对环

境监测监察的垂直化管理试点，应是一个可

供观察反思的样本。

对环境监测弄虚作假、人为干扰等问题，

日前国家环保部表示将保持“零容忍”态度，坚

决实行“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一些

地方利用雾炮车干扰监测点正常工作的行为，

或许会有所收敛。但在地方基于政绩思维，有

强烈冲动伪造、篡改环境监测数据的背景下，遏

制类似现象还须从根本抓起，采取措施让地方

官员即便有“贼心”也不敢有“贼胆”。既然干扰

监测点是出于政绩思维，那么不妨就从政绩考

核机制入手，一旦发现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行

为，就让有关部门和官员的政绩归零。

雾炮车用力过猛，轰出数据造假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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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公益不仅仅是给钱了事，

而是需要长久关注某一具体

项目和领域，持续不断参与

和投入，最终促进社会的进

步。

特级教师要么回归荣誉本

色，要么就索性停止评选，将

之纳入中小学正高级职称系

列中。

最近，我省第二批正高级教师名单新鲜

出炉。虽然不如第一次那般轰动，但中小学

教师成“教授”，依然牵动公众的眼球。

2015 年，在前期充分试点的基础上，国

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全面推开中小学教师职称

制度改革，将分设的中学、小学教师职称（职

务）统一为初、中、高级。其中，在基础教育领

域首次设置正高级教师职称，被坊间解读为

中小学教师也可以评“教授”。

从国家层面而言，这样的改革旨在破解

20 世纪 80 年代“封顶式”中小学职称制。由

于到“副高”就封顶了，导致许多正值壮年的

中学教师失去追求目标，进取精神开始弱化，

甚至“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蒙混度日。“正

高评审”的创意出台，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可

以消解上述“封顶式”职称评审的遗憾，释放

创造型教师的教学活力。但在推进过程中，

也存在一些亟待改进和完善的问题。比如，

如何处理正高级职称与特级教师之间的关

系，就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化解。

众所周知，特级教师只是一种荣誉称号，

并不纳入全国或者地方的职称系列。但是，

它在教育系统甚至整个社会上的品牌效应非

常显著，在中小学教师长期不能评“教授”的

情形下，特级教师其实扮演了“替代者”的角

色。特级教师这个荣誉，除了师德之外，更注

重于参评教师的学术水准，希望特级教师们

能起到学术领军作用，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

的学术影响力，帮助和引领身边的教师不断

提升素养。如果说院士是高等教育的领军

者，那么特级教师长期以来就被视作基础教

育的领头羊，堪称中小学教师中的“院士”，学

术成就和声望是其评选的核心因素。此外，

很多荣誉称号不会与工资待遇直接挂钩，而

评上特级教师之后，待遇补贴等立马提升，甚

至比职称晋升还明显。

正因如此，正高级教师的评审出台后，特

级教师所扮演的“替代者”角色就应该终结

了。否则，两者就会产生重叠乃至冲突。特

级教师评选已经持续数十年，而正高级教师

的评审才刚起步，导致现在参加正高级职称

评审的大多是特级教师的现状，给人一种怪

怪的感觉。

换言之，特级教师要么回归荣誉本色，要

么就索性停止评选，将之纳入中小学正高级

职称系列中。原先已经评上的特级教师们，

大多符合评选正高级教师的条件，可以考虑

对照相关要求进行审核，对于符合条件者一

次性集体转为正高。这不仅极大地节省了众

多顶级教师的时间成本，还可以为排在后面

的其他教师腾出位置。而且，取消特级评选，

可以把名额添加到正高级教师的指标之中，

让优秀教师们不再排着长队望洋兴叹。所以

还不如在正高级教师基础上，再参考借鉴针

对高校学者的“千人计划”或“院士”等荣誉，

设置新的高端荣誉称号。

（作者为衢州二中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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